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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个人花钱总是大
手大脚的，每月的工资不到

月底就花完了，是那种典型
的月光族。为了改掉乱花钱
的坏习惯，我在门口放了一
个小盒子，有了零钱就塞进
去，发现效果还不错，能攒

下不少钱。
星期天，我带同事小张

来我家玩。开门时，我顺手
就把兜里的零钱塞进盒子
里了。小张一见，吃惊地
问：“大姐，你家进门还要
投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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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年后，我和老婆准备
在家附近找个门面开店，只

要是来钱的生意都能做。
我在附近转了转，好像

卖啥的都有，惟独就没有糕
点房，看来这个行当是被人
忽视了。正好在十字路口有
两间锁着的门面，一间挂着
“待租”的牌子，上面还有电

话号码。
事不宜迟，照上面的电

话打过去，房东一个劲地说
他这房子好，都是装修好的，
租金也不贵，旁边那间也是
刚租出去准备开店的。我和
老婆觉得挺满意，赶紧签了

约，就忙着请糕点师傅、买烤
炉货架和玻璃柜台。

经过紧张的筹备，我们
的店开业了。闻着烤箱里散

发出的阵阵香味，看着货架
上摆的各色诱人糕点，我们

激动地展望着未来，这可是
这一片的独家生意啊。

没想到就在这时，一个
小伙子带人匆匆赶来了。看
到我们的店，他露出诧异的
神色，问道：“你们开糕点
房？怎么也不打个招呼？”这

就怪了，我们咋就不能开呢？
证照齐全，又不认识你，凭什
么要跟你打招呼？

小伙子见我们冷着脸不
理不睬，他也不作声，开了隔
壁的门，和一个人从店里扛
出个招牌，搭着梯子往门上

挂。我抬头一看，顿时傻了
眼，招牌上面有五个大字：!
!面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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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饭后，我一看表，赶

紧去换液化气还来得及，
于是揣钱、拿卡，推起那辆
破旧的二八大杠，驮上空
钢瓶就奔。

来到液化气站，排队等
换气的人还真不少，一打
听，气源过会儿才能到。这
时，忽然想起路过旁边的市

民广场时，那里围着里三层
外三层的人，不知在看什么。
反正这气站离广场不远，再
说气还没到，我忙不迭地将
空瓶子一撂，只顾看热闹去
了。等我想起来还要换气时，
气站早已铁门紧闭，我的空

瓶子也不知去向。
第二天，我早早地就赶

到气站。当我一提及 “钢
瓶”二字，只见窗口里的女
营业员立刻变了脸色，说：
“你……你害人啊，怪不得

我们的账查死了也查不出
来！”又有个女的噌地跳过
来，指着我的鼻子说：“你
搞得不得了喽，你说瓶子是
你的，那就是你的啦？”乖
乖隆的咚，昨晚担了一夜的
心，就是为这事。

先前那个营业员又瞪

我一眼，说：“真少有，你没
气，你老婆就没骂你？”我赔
着小心说：“亏您说的，我有
气，但我没老婆，有老婆还
出去望呆吗？”屋里一阵哄
堂大笑，有个女高音道：“算
了算了，跟这种男人就不用

计较了，快交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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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去楼下玩，被一个
大孩子欺负了，灰溜溜地跑

回家里，问他妈：“妈妈，你
昨天才教我的，那个什么什
么亏？”

可惜他妈也一时想不起
来了，我在一旁提醒道：“理
亏？”
“不是。”儿子说。

“那就是吃亏？”
“也不是。”儿子又说。
我把所有能想到的带

“亏”字的词语统统说了一
遍，儿子都说不是。
“那是什么亏呀？”我和

他妈同时陷入了窘境。

突然，我灵光一闪，可能
是儿子平时看电视广告多

了，记住了一些不该记住的
广告词。于是，我说：“那一

定是肾亏。”
儿子依旧回答说：“不

是，不是。”
我不高兴地说：“小孩

子问什么不好，问这个干吗
呀？”

儿子紧张而严肃地说：

“刚才那个大哥哥要打我，
我赶快跑回家来了。”

这一下，他妈突然记起
昨天曾经教过的一句话，试
探着说了。

儿子兴奋异常地说：
“对，对，还是妈妈说得对，

就 是———好 汉 不 吃 眼 前
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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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婆下班刚进家门，我
就发现她一脸不高兴。我赶

忙殷勤地端上一杯茶，再加
上一番甜言蜜语，老婆大人
终于说出了原因，原来她们
办公室的小莉又买了一件春
装，一整天都在她面前晃来
晃去，说这是最新款式的韩
国货。老婆气鼓鼓地说：“我

也要买一件，把她比下去。”
周末，老婆拉上我就朝

商场出发了。想着过年以来

老婆花钱的速度和魄力，我
心惊肉跳，一路上都没理她

一句。
进了商场，老婆逗我说

话：“老公，你不要生气了，
最近我不就是买了两件大
衣、三条裤子、两双鞋子、若
干内衣嘛，你干吗摆着脸给
我看呀！你要不同意，那我今

天就不买了！”
我正中下怀，赶紧接下

话头：“这可是你说的，这个

月我们的生活费已经严重超
标了，为了公平起见，我们抛
硬币决定买还是不买。”

老婆说行，从包里拿出
一个硬币，在手里把玩着，
嘴里还嘀咕着：“我们可说
好了，如果正面朝上，我就
买一件三百元以下的；反面
朝上，我就买一件三百元以
上的；同样为了公平起见，

如果硬币立起来了，我就什
么也不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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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朱是个外企白领，节衣
缩食好几年，终于攒够钱买房

了。用她的话讲，是熬过几年
乞丐般的生活，终于挤进有房
一族，生活发生了质的飞跃。

好不容易有了房子，装修
当然不能马虎。阿朱跑了 N
多次家装展览会，可跑得越
多，了解到的家装猫腻也越

多，也就越难选择了。正当一
筹莫展时，阿朱得知高中同学
枫华开了一家装饰公司，如今
小有名气呢，还是找他吧。

当年的校花亲自登门委

托，枫华当然义不容辞，表
示绝对百分之百让阿朱满

意。阿朱深深地舒了一口
气，感叹道：“还是交给老同

学最放心。”
说干就干，但工程进行到

一半，枫华就开始头疼了，因
为阿朱是个风水迷，她一会儿
拿本有关风水的书来，一会儿
搬出李大婶张大妈的话，极力
说服枫华修改方案。

一开始，枫华是能理解
的，毕竟买套房不容易。但是，
厨房装修了一半，橱柜都打好
了，阿朱打来电话，火急火燎
地说：“听别人讲，灶台不能
冲着大门，你改一改吧。”枫
华为难地说，灶台的位置都掏

好了，不过你要改就改呗。装
修卧室的时候，阿朱又来电

话，说别人讲床的上方不能装
灯，枫华挖好的线槽只得糊
上。没多久，阿朱说书上讲镜
子不宜对着床，还有床头不能
对着门口，枫华摇摇头，但都
认真地照她说的做了。

一天夜里，酣睡中的枫华

被一阵手机铃声震醒，一看又
是阿朱。枫华看了看时间，问：
“都两点了，什么急事？”阿朱
先是一个劲地道歉，然后着急
地问：“我那床打好了没有？
我听说床的尺寸一定要吉利
才行，要么1米91，要么 1米

97，我当时跟你讲 2米的，你
给改一改吧。”

枫华忍无可忍地叫起来：
“我的大小姐，就为这事你三

更半夜不让人睡觉啊？亏你还
受过高等教育呢，怎么跟个斗

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村妇女似
的！”最后，枫华还忍不住多
训了这个当年追不到手的校
花几句：“你有完没完了？凡

事适可而止嘛，过得去就行
了，明天早上出门你是不是要

量每一步迈几厘米才吉利？累
不累啊！”

阿朱耳根子软，被枫华这
么训斥一番，自己也觉得迷
信风水有点走火入魔了。她

一想起那个告诉她床铺尺寸
的朋友，心里就冒火，立刻拨
了电话过去，把枫华的话全
部泼了过去：“我说，亏你还
受过高等教育呢，怎么跟个
斗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村妇女
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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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老丈人过生日，
我们特意把老丈人和丈母娘

从六合接来，想让二老在我
们家多住两天。

平时我们家的家务活儿
都是我老婆在做，我做得极
少，尤其是做饭方面，我几乎
就没进过厨房。这回老丈人
和丈母娘来了，我怕二老说

我在家不做事，累着他们的
女儿了，就和老婆商量好，二

老来的头一天由我做饭，装
装样子。我回忆着单身汉时
那几招几式，七拼八凑地，好

不容易算是做好了饭菜。
饭菜上桌，二老先尝，我

紧张地看着他们的表情，小声
地问道：“爸、妈，这菜还合你

们的口味啊？”丈母娘笑道：
“好得很啊，我们今天算是享

受了一次音乐大餐啊。”
我很是不解，这时丈母

娘指了指我做的那个汤，说：
“这个是单弦（k）。”又指

了指两道菜，说：“这个是二
胡（l）。”最后指了指米
饭，说：“这是笙（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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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与三五好友小
聚，聊着聊着，聊到亲子鉴

定这个话题，刚才还神采飞
扬的大黄一下蔫了，不住唉
声叹气。

难不成他也为这事发
愁？别开玩笑了，就他那宝贝
儿子，简直是他的小一号克
隆人，眼神再差的人，也能一

眼辨出必是“真传”。
“其实，这事与我家老父

亲有关！”在我们试探之下，
大黄抛出了这句话。我们更

糊涂了，这问题不是出在儿
子身上，难不成出在大黄自
己身上？

大黄吸了一口烟，缓缓

说：“事情是这样的，他老人
家喜欢下象棋，我一是不喜
欢下，二是没那个时间，很
少陪他杀两盘。有一天电视
正放着亲子鉴定的谈话节

目，正好我在他旁边，他就
说：‘你老子我喜欢下象棋，

你怎么会不喜欢呢？难不成
你不是我亲生的？来，陪我
下盘棋，不然就去做亲子鉴
定……’”
“不就是下象棋嘛，我们

还以为多大的事呢。”我们

乐了。
大黄一脸无奈：“关键

是，老人家下棋的瘾大啊，
每天都要我陪着下！这下可
好，现在只要他想下棋，就
冲我来一句：来，咱们亲子
鉴定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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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小赵兴高采烈
地到新街口购物，大包小包

买了一大堆。本想打个车回
家，但等车的人太多了，半
天才来一辆车，抢不着。于
是，小赵就改乘公交车。他
的运气挺好，车子才驶了两
站路，就坐到了座位。

小赵把东西放在座位旁

边，舒舒服服地靠在椅背上。
这时，他发现上来一位老大
爷，满头白发，少说也有七十
岁。他不想让座，就闭着眼睛
装睡。眯了大约两站路的光
景，他睁眼一看，发现那位老
大爷就站在他附近，赶忙又

把眼睛闭上了。
这一“睡”又是十几站

路，直到下一站就要下车了，
小赵才睁开眼睛，发现原先

站在旁边的老大爷早就已经
下车了。于是，他心安理得地
开始整理东西，准备下车。这
一理东西发现坏了，少了两

个提袋！一袋是给自己买的
西服，价值七百多元；另一袋
是给丈母娘买的按摩器，价
值一千二百元。

小赵惊慌失措地叫道：
“有小偷，我的东西丢了。”
坐在小赵后面的乘客说：
“有个人提着两袋东西，早
就下车了，我还以为是他的
东西呢。”坐在前面的乘客

就问：“你的东西怎么不看
着点，会让别人提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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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收拾东西，不

小心打破了一瓶夏天没用完
的风油精，立马溅了我一身
带一下巴。收拾干净后，我坐
在沙发上休息，五岁的儿子
像只猫一样凑过来在我嘴边
嗅：“妈妈，你是不是偷喝了
风油精啊？味道好吗？”

过一会儿，老公回来
了，抽了抽鼻子说：“到底
是暖冬作孽啊，你是不是被
哪只饿疯的蚊子啃了？”

第二天一进办公室，小
张就惊讶地对我说：“我认
为，你今天特有‘气’质，特

有‘味’道！”话音刚落，头
儿来了，他一进门就被呛得
打了个喷嚏，然后严肃地
问：“是谁违反公司的规定
用香水了？”我忙申辩道：
“不是香水，是风油精！”

头儿说：“那问题更严

重了！尽管我们公司近来效
益不太好，大家收入低了点
儿，可也不能拿风油精冒充
香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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